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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鲁建军和祝殿业认识后，才
发现两人有着相同的丢子遭遇。
1988年，鲁建军的爱人郑纯

枝在宁津县人民医院产下一个
孩子，被医院告知是畸形死婴，
死不见尸；1991 年，自认怀了双
胞胎的祝殿业的妻子刘俊芬在
同一所医院生产，结果医生只抱
给她一个女孩。

20 年来，两个家庭为了“丢
失”的孩子四处奔走，并查找到
了各自的疑似孩子，甚至曾有警
方表态要送孩子回家，最终却不
了了之，做过的 DNA鉴定 10 年
来也没有结果。
20年了，很多办案民警和当

事人已经离开人世或退休，真相
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日益模糊
的记忆里逐步远离他们。在这两
家人看来，人世间最远的距离不
是生离死别，而是认定自己的骨
肉就在附近，却无法相认。

对于鲁建军一案，9 月 1 日
11 点 08 分，公安部打拐办主任
陈士渠在微博上表示：已部署涉
案地核查此事。

9 月 2 日下午，宁津县公安
局派人给鲁建军夫妇抽了血，表
态将重新做 DNA鉴定。

生下来就是死婴？

1988年农历正月十四，宁津
县大柳镇小马村村民鲁建军的
妻子郑纯枝出现产前出血，被送
到宁津县人民医院。

鲁建军夫妇二人回忆，当时
妇产科主治医生叫高松丽，接诊
大夫是苏文兰。高松丽吩咐鲁建
军和其他人去抽血、验血。“其他
人都走了，产房就我自己。”郑纯
枝说，她在手术室等候手术时处
于半昏迷状态，隐约听见高松丽
说不用手术，能生。
“好像是为了让孩子赶紧生

下来，高松丽来回往下压我腹
部，并给我打了一针，我也记不
清楚到底多长时间了，只听到哇
的一声，孩子就生下来了。”郑纯
枝随后便不省人事。

鲁建军回忆，他抽完血回来
发现妻子已经到了病房，问了一
句孩子呢，被高松丽告知产下的
是一个死婴，已经扔到了医院外
面的垃圾坑里了。
“血一下子顶到了我脑门，

我跑到离产科 30 米左右的垃圾
坑找孩子，但没有找到。”次日一
大早，他再次寻找孩子尸体未
果，高松丽称：“可能被动物叼走
了。”

郑纯枝次日六点左右醒过
来后得知此噩耗。据她回忆，看
到她醒过来，高松丽告诉她生了
一个女孩，“而大约一支烟的工
夫，高松丽又告诉我，生了一个
畸形的男孩，头上一个大包，活
着也是个废物，死了。”
“先说女孩，又说畸形男孩，

而且死了，可我们全家没有见到
孩子的尸体。”鲁建军说。鲁家怀
疑当晚参与抢救她的医生、护士
中有人将孩子偷走了。

1991 年 4 月 27 日，宁津县
中心街兽医站的刘俊芬来到宁
津县人民医院准备生孩子。刘俊
芬说：“接诊大夫苏文兰给我测
的腰围是 135cm，并推测是双胞
胎。我怀孕 8 个月时，曾在宁津
县宁津镇医院做过妇科检查，医
生也推测是双胞胎。”尽管没有
做过 B 超，但刘俊芬靠上述两次
检测结果，毫不怀疑她将迎来两
个孩子。
“住院后需要做剖腹产手

术，我丈夫祝殿业签了字，剖腹
产下一个 6-7 斤的女婴。”刘俊
芬说，“另一个孩子被盗了。”

采访中，当地一位退休妇科
医生称，祝殿业仅凭妻子腰围超
过 135cm就确认怀了双胞胎，并
不科学。

“你这个小子怎么和

段庄的孟广乐长得一模

一样”

鲁家怀疑孩子被偷走后，曾
多次质问高松丽，但高一口咬定
孩子已死，并称：“不用问了，多
亏了我，你捡了这条命，以后生
孩子还有机会。”
1989年，郑纯枝又生下了一

个儿子。1996 年，张学武乡杜庄
村的一个亲戚去鲁建军家串门，
看到鲁家男孩后随口说了一句：
“你这个小子怎么和段庄的孟广
乐长得一模一样。”

鲁建军听到后立刻问了一
句：“那个孩子是拾来的吗？”

得到肯定答案后，鲁家打听
到孟广乐是该村孟吉祥于 1988
年拾养的孩子。大约在 1997 年，
随着孟吉祥夫妇相继去世，孟广
乐又被张长海夫妇收养，并改名
为张黎明(音)。

本报记者调查中，段庄多位
村民证实，孟吉祥夫妇一直没有
生养，先后拾养了孟广玲和孟广
乐姐弟俩。

1996 年 4 月 15 日，已经出
嫁的孟广玲被鲁建军请到自己
家里，“媳妇给她买了一身衣服，
她在家里吃了顿饭。”

郑纯枝说，孟广玲当时透
露，孟广乐是 1988 年农历正月
十六早上，由她姨母丁玉梅和姨
夫张长海从宁津县人民医院捡
来的，由张长海和另外一个人送
到他们家。

而孟广玲当时透露的另外
一个信息让鲁建军断定孟广乐
就是自己的孩子，“孟广玲当时
说她问过父母孩子是哪里的，他
们告诉她是小马村的。”

祝殿业同样经过打听，得知
宁津县相衙镇乡孙庄孙书轩通
过宁津县妇幼保健站的朱德芹
在 1991 年 4 月底花 3000 元买
了一个男婴，祝殿业认为，这个

孩子就是自己丢失的双胞胎中
的男孩。

“这么多年了你还以

为孩子是你的？”

9 月 1 日，孟广玲在电话里
告诉本报记者，自己的确在 1996
年去过鲁建军家，说过孟广乐是
从医院抱来的，但否认说过来自
小马村。“孟广乐哪一年去的我
家我已经忘记了，那都是大人的
事情，我那会儿还小。”孟广玲
说，送孩子到他们家的也不是张
长海。

但鲁建军却有其他证据。孟
广乐被送到张长海家后，鲁建军
曾委托本村的殷振林打听孩子
的消息。与张长海早就相熟的殷
振林 8 月 30 日向本报记者讲述
了当时的情形。
“张长海是一个比较直爽的

人，我们见面后我直接问他，听
说你拾养了一个孩子？”殷振林
回忆，张长海当时愣了一下，反
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那个孩子可

能是我们村子的，现在人家想找
回去。”殷振林说。

张长海又愣了一下，“不是
说孩子娘没了，没人养了吗？”

殷振林和鲁建军确认，当时
张长海答应可以还孩子，但要回
家商量一下。几天后，殷振林再
次找到张长海询问进展，张长海
否认孩子是从医院拾养的，只说
自己是从媳妇姐姐家里拾养的，

不再提归还孩子的事情。
张长海对以上说法并不认

同。8 月 30 日，张长海情绪激动
地对鲁建军说：“这么多年了你
还以为孩子是你的？现在孩子都
结婚了，你孩子没了你去找公安
部门啊。”

其妻丁玉梅则一再表示，孩
子是自己从姐姐家拾养来的，
“姐姐两口子去世后就剩下两个
孩子，女孩出嫁了，就剩下他自
己，我不管谁管？”

鲁建军问：“是你姐姐生养
的吗？”丁玉梅说：“我是从她家
里拾养来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
了。”

这次见面，张长海最后的一
句话又给了鲁建军当头一棒：
2001 年亲子鉴定抽血后没几天，
公安局就告诉了他：鲁建军夫妇
和孟广乐没有血缘关系。

“活着不通知就送

人，绝对不可能”

当年的妇产科主任高松丽
如今还在医院，偶有出诊。在高
松丽家中，他对 1988 年农历正
月十四晚上的情形表示“不知
道，想不起来了。”

对鲁建军寻找尸体未果，高
松丽表示“没那事，当时处理的
时候全让家属知道。那时怎么不
找？怎么又想起找我来了呢，我
一辈子没有遗憾。不了解情况，
对不起。”

另外一位医生苏文兰同样
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但她向本报
记者确认，当时医院后面确实有
一个大坑，死婴很多都扔到那
里。按照医院规定，如果出现孩
子死亡的情况，一定会经过家长
的同意，“会让父母看孩子尸
体。”
“大出血的情况应该交代清

楚病情，包括孩子是否有生命危
险等。”苏文兰称，孩子生出来肯
定应该让产妇或者家属看看，
“没有出现过孩子死了不通知人
家的情况。”

对于鲁建军怀疑孩子从医
院送给了别人，苏文兰说不可
能：“活着不通知就送人，绝对不
可能。”但苏文兰也表示，当时流
产技术不发达，很多私生子、超
生的孩子，产妇会要求将孩子送

给别人。
但她否认会有护士向拾养

人要钱的情况，“按照一些惯例，
拾养孩子的会给产妇一些抚养
费、营养费、住院费等，但不会给
护理人员钱，顶多买点水果、糖
块等。”

而被祝殿业怀疑“买了”自
己孩子的朱德芹，曾用 3000 元
营养费换来了一个孩子，送给了
自己的侄子孙书轩收养。

朱德芹回忆当年的事情：
“一个个子很高的女人来到宁
津县妇幼保健站，问有没有想
要收养孩子的。哪一年，哪一天
我记不住了，当时我们共有 4
个人在值中午班，都说想要这
个孩子。”
“又过了大约一天，这个女

的把孩子抱了过去。”朱德芹说，
她去银行凑了大约 3000 块钱，
给了抱孩子的女人。点完钱后，
女人还喂孩子吃了一次奶，抱着
让孩子尿了泡尿。

朱德芹回忆，当时女子说这
个孩子出生于正月十八，“孩子
是她本人的，要不然能有奶吗？
孩子那会已经两个多月了吧，盖
着一个破毯子，从出生日期上来
说也与祝殿业所称丢失的孩子
不一样。”

DNA 鉴定十年无果

鲁建军回忆起 1997 年农历
正月二十，他在孟广乐上学路上
曾和他打过照面并说过话，“我
逗他怎么不骑自行车上学啊，他
就问我你怎么推着自行车不骑
啊。”

但随后孟广乐就转学了。此
后几年，随着夫妇二人的打听，
孟广乐也像躲着他们一样不断
转学，休学后则常年在外打工，
14年间，鲁建军只见过一次孟广
乐。

孟广乐现在已经结婚，与爱
人在天津打工。“孩子都成人了，
我只想确认是不是我的孩子，如
果是，哪怕以后只是亲戚我们也
愿意。”鲁建军说。

鲁建军抱着这个念头和希
望已经十年，最接近的一次堪称
擦肩而过。

宁津县公安局原干警王志
新曾负责过这一案件。“大约是
1997 年的腊月二十，我去找王志
新了解案情，他告诉我今年就让
孩子回家过年。”但临近春节，王
志新却突然又改口说过了年再
说，这一拖直到王志新去世，其
中缘由也断了线索。

2001 年 6 月份，在公安部
出台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相
关文件后，鲁建军家人到山东
省公安厅反映了自己的情况。
几天后，山东省公安厅委托德
州市公安局，配合宁津县公安
局，给鲁建军夫妇和孩子做验
血鉴定。
“当地公安部门告诉鲁家血

液样本要送到北京做鉴定，三个
月后才有结果。”但三个月后鲁
建军询问当时抽血的法医杨金
强，被告知检测需要排队，而这
一等便是十年。

对于张长海所说鉴定结果
已经出来，并且公安部门已经告
诉了他，鲁建军一直持怀疑态
度。本报记者在宁津县公安局刑
警大队法医室采访获悉，2001年
的 DNA检测肯定不会留底。

9 月 1 日，本报记者辗转联
系上当时的法医杨金强，被告知
2001 年血液样本送到北京后，一
直没有信息反馈回来。也就是
说，尽管已经采了血，但仍然无
法确定鲁建军和孟广乐是否是
父子关系。
“张长海显然说谎了，这是

想让我死心。”走出刑警大队门
口，鲁建军望着空旷的开发区马
路，一脸惆怅。

9 月 1 日，公安部打拐办主
任陈士渠通过微博对此案表态：
已部署涉案地核查此事。

疲惫了多年的祝殿业夫妇
唯一的希望是，公安部门能让他
们和怀疑的孩子做 DNA 鉴定，
“但必须我们在场。”

“丢子”疑云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子森

■ 1988 年，鲁建军的爱人郑纯枝在宁津县人民医院产下一个孩
子，被医院告知是畸形死婴，死不见尸；1991 年，自认怀了双胞胎的刘
俊芬在同一所医院生产，结果医生只抱给她一个女孩。

■ 20 年来，两个家庭为了“丢失”的孩子四处奔走，并查找到了各
自的疑似孩子，甚至曾有警方表态要送孩子回家，最终却不了了之，做
过的 DNA 鉴定 10 年来也没有结果。

■对于鲁建军一案，9 月 1 日 11 点 08 分，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
渠在微博上表示：已部署涉案地核查此事。9 月 2 日下午，宁津县公安
局派人给鲁建军夫妇抽了血，表态将重新做 DNA 鉴定。

鲁建军夫妇手举二儿子
的照片。

▲两个家庭因为寻子走到了一起。从左至右：刘俊芬、祝殿业、鲁
建军、郑纯枝。


